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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虑和抑郁等负性情绪已经成为大学生学习成

绩下降、休学、退学乃至自杀的重要原因。研究表明

压力与负性情绪有显著的相关 [1]。后续研究发现，

压力与负性情绪的关系还受到诸多因素的调节，如

幽默感、认知倾向、时间管理倾向等[2-4]。

近年来，国外研究者发现自我关注能调节压力

与负性情绪的关系。自我关注（self-focused atten⁃
tion，SFA）是对与自我相关的、产生于内部的信息的

觉知，它不同于对产生于外部的通过感官获得的信

息的觉知 [5]。国外研究者常用自我意识量表（Self-
Consciousness Scale，SCS）来测量自我关注水平 [6]。

自我关注根据关注点的不同可以分为私我关注（pri-

vate self-focused attention）和公我关注（public self-
focused attention）[7]。私我关注是指将注意力集中在

内部的想法和感受上的一种人格倾向，私我关注型

个体注重自己的现实状况与个人标准的差距；公我

关注则指将注意力集中在作为社会个体的自我上，

并试图从他人的角度审视自己，公我关注型个体注

重自己的现实状况与社会标准的差距[8]。

适宜的自我关注可以增进个体的自我认识并有

助于心理调适[9]。但过度的自我关注常与临床症状

相联系，是抑郁、焦虑等负性情绪发生的重要易感因

素之一[10]。

国外研究者对自我关注的调节作用做了大量

的研究。Frone等人发现，私我关注能正向调节工作

压力及家庭压力与抑郁间的关系，对高水平私我关

注个体来说，工作压力及家庭压力对抑郁具有显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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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预测作用；而低水平私我关注的个体，压力不能显

著预测抑郁 [11]；其他研究得到了与之一致的结论
[12]。不一致的结论来自于Smith等人的研究，他们发

现生活压力和私我关注只能独立预测抑郁，二者不

存在交互作用[13]。

上述结论尚存争议，本研究或许能为相关领域

提供更多的实证证据。此外，学者们对私我关注的

调节作用有较多的研究，而没有研究公我关注的调

节作用。Mor等人的元分析表明，公我关注与焦虑

间的关系比与抑郁间的关系更紧密，而私我关注与

抑郁间的关系比与焦虑间的关系更紧密[14]。因此，

公我关注和私我关注对压力与负性情绪关系的调节

作用是否存在差异是值得研究的。再者，Frone等人

的研究表明对不同类型的压力源来说，自我关注的

调节效应有差异[12]。因此，本研究将在不同的压力

源下对自我关注的调节效应作进一步的探讨。

1 对象与方法

1.1 被试

方便选取首都师范大学、北京交通大学、武汉理

工大学三所大学，分别发问卷200份、100份、120份，

共发放问卷 420 份，收回问卷 394 份，回收率为

93.81%；剔除无效问卷21份，得到有效问卷373份，

有效回收率为 94.67%。其中男生 121人，女生 252
人；大一67人，大二91人，大三111人，大四104人。

被试平均年龄为21.08岁（SD=1.84）。
1.2 工具

1.2.1 自我意识量表（Self-Consciousness Scale，SCS）
由Fenigstein，Scheier 和 Buss于1975年编制，经蒋灿

修订[15]。量表分为私我意识（10个项目）、公我意识

（7个项目）和社交焦虑（6个项目）三个维度。采用

Likert 5点评分（0=非常不符合，4=非常符合），前两

个分量表的理论分数范围分别是 0~40分、0~28分，

分数越高表示自我意识水平越高。本研究采用的是

私我意识和公我意识两个分量表。本研究中二者的

α系数分别是0.77、0.75。
1.2.2 大学生压力量表（College Stress Scale，CSS）
由李虹和梅锦荣于2002年编制[16]。共30个项目，分

为 3个分量表：个人压力（16个项目）、学业压力（10
个项目）和消极生活事件（4个项目）。采用Likert 4
点评分（0=无压力，3=很大压力），该量表的理论分

数范围是0~90分，分数越高表示压力越大。在本研

究中，总量表α系数是 0.89，各分量表的α系数分别

是0.81、0.88、0.71。

1.2.3 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（Center for Epidemio⁃
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，CES-D） 原量表由

Radloff于1977年编制，本研究用到的是由汪向东等

编著的中文修订版[17]。量表由20个项目组成，采用

Likert 4点评定（0=偶尔或无，3=多数时间或持续），

该量表的理论分数范围是0~60分，分数越高表示抑

郁水平越高。在本研究中，该量表的α系数是0.87。
1.2.4 状态-特质焦虑问卷（State-Trait Anxiety In⁃
ventory，STAI） 该问卷由 Spielberger等人于 1983
年编制，本研究用到了中文修订版中的状态焦虑分

量表(SAI)[17]，SAI由 20个项目组成，采用 Likert 4点

评定（1=完全没有，4=非常明显），该量表的理论分

数范围是 20~80分，分数越高表示焦虑水平越高。

在本研究中，该量表的α系数是0.93。
1.3 实施与统计

所有问卷装订成册以班级为单位在课堂上进行

集体测试。采用SPSS16.0进行数据统计处理。

2 结 果

2.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

由表 1可知，压力总分及各个维度（个人压力、

学习压力、消极生活事件）均与抑郁和焦虑呈显著正

相关。公我关注与抑郁和焦虑均呈显著正相关；私

我关注与抑郁呈显著负相关，与焦虑相关不显著。

公我关注与个人压力、学业压力及压力总分呈显著

正相关；私我关注与压力总分及各个维度相关均不

显著。

2.2 公我关注、私我关注在压力与负性情绪间的

调节作用

本研究采用分层回归检验调节效应，在回归分

析前，先对自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中心化，然后按以

下两步进行操作：第一步将中心化的自变量和调节

变量纳入回归方程，第二步将中心化了的自变量与

调节变量的交互项纳入回归方程。下同。

表 2显示，公我关注在压力与焦虑间起调节作

用，在压力与抑郁间不起调节作用；私我关注在压力

与焦虑、压力与抑郁间均不起调节作用。参照Frone
等人的方法[12]，对公我关注在压力与焦虑间的调节

效应做简单斜率检验：分别对高水平公我关注（高于

平均分一个标准差）和低水平公我关注（低于平均分

一个标准差）的大学生被试做压力对焦虑的简单回

归。结果表明，对低水平公我关注被试来说，压力对

焦虑的预测作用显著（β=0.531，t=4.429，P<0.001）；

对高水平公我关注被试来说，压力对焦虑的预测作

用不显著（β=0.089，t=0.659，P=0.512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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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抑郁

2.焦虑

3.压力

4.个人压力

5.学业压力

6.消极生活事件

7.公我关注

8.私我关注

1
1.000
0.693**
0.527**
0.526**
0.406**
0.251**
0.124*

-0.114*

2

1.000
0.347**
0.362**
0.261**
0.134**
0.154**

-0.072

3

1.000
0.876**
0.859**
0.604**
0.212**

-0.096

4

1.000
0.547**
0.377**
0.196**

-0.067

5

1.000
0.446**
0.182**

-0.087

6

1.000
0.098

-0.096

7

1.000
0.389**

M
14.65
39.58
21.48
10.96
8.66
1.86

17.69
29.92

SD
8.69

10.82
11.58
6.29
5.56
2.13
4.90
5.02

调节变量

公我关注

私我关注

第一层

第二层

第一层

第二层

压力

公我关注

压力*公我关注

压力

私我关注

压力*私我关注

焦虑

β
0.332***
0.069

-0.100*
0.340**

-0.029
-0.054

R2

0.128
0.138
0.122
0.124

F
27.059***
4.110*

25.547***
1.197

抑郁

β
0.520***
0.001

-0.068
0.518***

-0.057
-0.042

R2

0.278
0.283
0.282
0.284

F
71.179***
2.237

72.408***
0.888

调节变量

公我关注

私我关注

第一层

第二层

第一层

第二层

学业压力

公我关注

学业压力*公我关注

学业压力

私我关注

学业压力*私我关注

焦虑

β
0.224***
0.088

-0.148*
0.266***

-0.034
-0.121*

R2

0.080
0.102
0.070
0.084

F
16.138***
8.666**

13.839***
5.782*

抑郁

β
0.399***
0.036

-0.100*
0.406***

-0.069
-0.088

R2

0.168
0.177
0.170
0.178

F
37.122***
4.325*

37.915***
3.403

调节变量

公我关注

私我关注

第一层

第二层

第一层

第二层

NLE
公我关注

NLE *公我关注

NLE
私我关注

NLE *私我关注

焦虑

β
0.130*
0.139**

-0.102*
0.127*

-0.054
-0.112*

R2

0.038
0.048
0.022
0.034

F
7.348***
3.988*
4.088*
4.778*

抑郁

β
0.250***
0.097

-0.096
0.240***

-0.084
-0.109*

R2

0.073
0.082
0.071
0.083

F
14.546***
3.707

14.138***
4.736*

表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

注：*P<0.05，**P<0.01，***P<0.001，下同。

表2 公我关注、私我关注对压力与焦虑、压力与抑郁关系的调节作用

表3 公我关注、私我关注对学业压力与焦虑、学业压力与抑郁关系的调节作用

表4 公我关注、私我关注在消极生活事件（NLE）与焦虑、消极生活事件与抑郁间的调节作用

2.3 公我关注、私我关注在不同压力源与负性情

绪间的调节作用

在不同类型压力下，进一步分析两类自我关注

的调节作用，结果表明：当压力源为为个人压力时，

公我关注、私我关注在个人压力与负性情绪间不起

调节作用。

当压力源为学业压力时，表3显示，公我关注在

学业压力与焦虑、学业压力与抑郁间均起负向调节

作用，私我关注仅在学业压力与焦虑间起负向调节

作用。简单斜率检验结果见表3。

公我关注在学业压力与焦虑间的负向调节作

用：对低水平公我关注被试而言，学业压力能显著预

测焦虑水平（β=0.444，t=3.504，P<0.01）；对高水平公

我关注被试来说，学业压力对焦虑的预测作用不显

著（β=-0.117，t=-0.864，P=0.391）。公我关注在学业

压力与抑郁间的负向调节作用：对低水平公我关注

被试而言，学业压力能显著预测抑郁水平（β=0.548，
t=4.636，P<0.001）；对高水平公我关注被试来说，学

业压力对抑郁的预测作用不显著（β=0.088，t=0.647，
P=0.520）。私我关注在学业压力与焦虑间的负向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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节作用：对低水平私我关注被试而言，学业压力能显

著预测焦虑水平（β=0.441，t=3.331，P<0.01）；对高水

平私我关注被试来说，学业压力对焦虑的预测作用

不显著（β=0.060，t=0.481，P=0.632）。
当压力源为消极生活事件时，表4显示，公我关

注仅在消极生活事件与焦虑间起负向调节作用，私

我关注在消极生活事件与焦虑、消极生活事件与抑

郁间均起负向调节作用。

公我关注在消极生活事件与焦虑间的负向调节

作用：对低水平公我关注被试而言，消极生活事件能

显著预测焦虑水平（β=0.448，t=3.543，P<0.01）；对高

水平公我关注被试来说，消极生活事件对焦虑的预

测作用不显著（β=0.126，t=0.937，P=0.353）。私我关

注在消极生活事件与焦虑间的调节作用：对高、低水

平私我关注被试而言，消极生活事件对焦虑的预测

作用均不显著（β=-0.121，t=- 0.989，P=0.326；β=
0.253，t=1.77，P=0.083），为了在保证适宜样本量的

情况下，让被试在调节变量上的差异最大化，本研究

对私我关注水平的划分进行微调后的简单斜率检验

结果为：对低水平私我关注（低于平均分0.95个标准

差）被试而言，消极生活事件能显著预测焦虑水平

（β=0.260，t=2.053，P=0.045）；对高水平私我关注（高

于平均分0.95个标准差）被试来说，消极生活事件对

焦虑的预测作用不显著（β=-0.121，t=-0.989，P=
0.326）。私我关注在消极生活事件与抑郁间的负向

调节作用：对低水平私我关注被试而言，消极生活事

件能显著预测抑郁水平（β=0.417，t=3.108，P<0.01）；

对高水平私我关注被试来说，消极生活事件对抑郁

的预测作用不显著（β=0.037，t=0.300，P=0.765）。
3 讨 论

本研究结果显示，公我关注与焦虑、抑郁呈显著

正相关，这与大多数研究的结论相符[5，14]；私我关注

与抑郁呈显著负相关，这可能和私我关注的效价（关

注积极的一面/消极的一面）有关。Mor等人在元分

析中指出，当个体关注自我积极的一面时，自我关注

与负性情绪呈负相关；反之，当个体关注自我消极的

一面时，自我关注与负性情绪呈正相关[14]。考虑到

本问卷施测是在开学前两周，在新的学期大学生会

为自己设定新的目标，这些目标通常来说是要在某

些方面比以前做得更好，并且他们一般认为自己会

达到目标。因此他们关注的一般是积极的一面，这

可能是本研究中私我关注与抑郁呈负相关的原因。

公我关注在压力与焦虑间起负向调节作用，在

压力与抑郁间不起调节作用，可能的解释是公我关

注与焦虑之间的关系比与抑郁之间的关系更紧密
[14]。公我关注能负向调节压力与焦虑的关系，可能

是因为高水平公我关注的个体对自身状态的变化更

敏感，更可能采取应对措施，如寻求社会支持、重新

积极地评估压力等，因而能降低压力在情绪上带来

的负面影响[18]。另外，根据Frone等人的研究，当压

力为可控时，高水平自我关注的个体比低水平自我

关注的个体更能体验到对压力的控制感、解决问题

的态度更积极，因而能更大程度地降低压力对情绪

的影响，也就是说自我关注能缓冲压力对情绪的影

响[12]。因此，本研究中公我关注的负向调节作用可

能反过来说明我国大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对压力持有

乐观（可控）的态度。

私我关注在压力与抑郁间不起调节作用，这与

Smith等人的研究结论一致[13]；私我关注也不能调节

压力与焦虑的关系。

在不同类型的压力上，自我关注的调节效应不

尽相同：个人压力与负性情绪的关系不受两类自我

关注的调节；学业压力与焦虑、抑郁的关系均受公我

关注的负向调节，学业压力与焦虑的关系受私我关

注的负向调节；消极生活事件与焦虑的关系受公我

关注的负向调节，消极生活事件与焦虑、抑郁的关系

受私我关注的负向调节。有研究表明，当压力的可

控性程度较高时，自我关注能缓冲压力对情绪的影

响[12]。本研究中压力量表的个体压力（如“青春期成

长”、“外形不佳”、“家庭经济条件差”等）的可控性程

度比较低，而学业压力（如“学习效率低”、“完成课业

有困难”、“有些课程作业太多”等）和消极生活事件

（如“累积两门以上功课考试不及格”、“当众出丑”、

“被人当众指责”等）的可控性程度比较高。这可能

是本研究中自我关注不能调节个体压力与负性情绪

关系，但能部分调节学业压力与负性情绪、消极生活

事件与负性情绪关系的的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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